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暖流

    有時天氣萬里無雲；有時從遠方無聲飄來的大片漆黑雲塊，可以知道下個兩、三天的傾盆大雨不是問題。從不知何處乘風而來的蒲公英會帶著某處孩子的笑聲，而我會一直在這座小山丘上，看著天空的瞬息萬變，等待微風輕輕告訴我某個城鎮的故事。又或是什麼也不做，什麼也不能做地一直待在這，待在這座小山丘上。
　　因為立於小山丘高處，所以能夠看見不遠處小村人們的生活作息。通常是由某些農家飼養的雞拉起人們一天的序幕，接著人們陸陸續續地離開他們的家，有的下田，有的做商業買賣；再晚一些，日正當空之時，人們會休息、吃飯，孩子們會在空地追逐，玩笑嬉鬧；當日落，晚霞滿遍天空，人們回到各自的家，煙囪炊煙裊裊。
　　夜晚的風總是涼於白晝，每當我睡不著，總會抬起頭，看著不同季節不同星宿的變化排列。宇宙萬物是這麼地廣大，而我只是在大地某處如此渺小的存在，夜空中的星星光耀奪目，我呢？也許只能一直待在這座小山丘，看晝夜時間的流逝吧！
　　今早，又一個陽光普照大地的好天氣。當我看著小山丘下小村的人們，瞧見了一個我從沒見過的東西，從遠方一路滑進小村，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那東西，是什麼呢？看起來不像是動物。正當我胡亂瞎猜時，有人從那東西裡頭冒出來，這讓我更加好奇了！從那東西冒出來的一共有三人，兩位成人看起來正在和村長談事，而孩子就站在一旁什麼也不做地看著大人們。
　　此時，我腦中的問題接踵而來，他們從哪來？要做什麼？但沒有人回答我的疑惑，只有風，悄悄吹過。當我回過神時，他們三人與村長已經在第二巷的一棟紅頂房前。就我長期以來對小村的觀察，那棟紅頂房，自從好幾年前的大戶人家搬走後，就沒人入住過了。那兩位成人一直微笑地點著頭，而孩子就站在一旁安靜地看著。
　　午後的氣溫稍稍降低了點，讓人從熾熱的中午手中解脫了些。「咳……咳……。」某個聲音把我從睡夢中驚醒，低頭一看，一位穿著鵝黃色洋裝的小女孩背靠著我，一邊咳嗽，一邊拿起蠟筆，在紙上塗塗抹抹。「你還好吧？」很想這麼說，但是她應該聽不懂，也沒辦法聽到我的聲音吧！「很好哦！不用擔心。」她突如其來的回答讓我嚇了一跳，她能聽到？當我正這麼想的時候，她又開始說話了：「我今天搬來的，你應該看到那輛白色休旅車了吧！咳……。」她拿起紅色蠟筆，在紙上畫著小村裡那棟顯眼的紅頂房。「你從哪裡來呢？」我試著和她說話，「我的肺從出生就不好，氣管也壞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父母帶著我搬來這個小鄉下，說是為了改善我的呼吸道。」紅頂房畫好了，紅色蠟筆也功成身退回到它原本的位置。
　　日落的光暖紅了小女孩的面頰，她手中那幅小村的畫也完成了。「掰掰！」這是她今天和我說的第三句話，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回答。
　　之後的日子，小女孩不一定每天都來，有時候是去醫院，有時候是在家休息。每當她來，總是會帶些讓她可以打發時間的東西，也帶來一些故事說給我聽。「從醫院回來的時候看到了一隻紫色的鳥。」「真的嗎？我沒看過呢！」「晚上要吃烤雞呢！」「那真是太棒了。」，雖然她聽不到我說的話，但我仍然很開心。過去的日子裡都是一個人，現在有這麼一位和我聊天陪著我的人，很令我感到幸福。
每天，我期待著女孩的到來，期待著她的所見所聞。與女孩分別後，我感到莫名的失落，卻又開始期待著未知的明天，夜晚，漸漸地變長，也許不只是因為冬季將到。有時候我睡不著，因為她的笑聲、談話聲、咳嗽聲，全都在我腦中，不斷地繞呀繞地。
　　「媽媽說要幫我請家教。」她將看完的書闔上，「家教？」「醫生判斷我不能去上學，有很多刺激，太危險了，所以要請人來家裡教我，就像把學校搬來家裡。」她看著曇天淡淡地說著，秋末將微冷的風帶來，溫暖的陽光已不復見。「咳咳……咳……。」熟悉的咳嗽聲，喚起我第一次見到女孩的回憶，穿著鵝黃色洋裝的小女孩背靠著我，那是多久以前的身影？女孩在這些年裡長高不少，眼神透露著閱讀得來的沉熟與智慧。「掰掰！」她帶起書，和我道別，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回答。
　　之後，女孩來到小山丘上的機會，隨著課業的加重而減少。冬天大搖大擺地帶著低溫入住，農田休耕，小村的人們幾乎足不出戶。我深深地想念溫暖的陽光和女孩的聲音，冷冽的風與幾乎快凍結的空氣圍繞著樹葉掉光的我。
　　「嗚——嗚——。」尖銳的高分貝從遠方刺過來，我從天未亮的清晨中驚醒，當救護車停在紅頂房前，讓我不禁著急了起來，女孩被抬上車。怎麼了？雖然我的思緒一片混亂，但我多少也能猜到是女孩的病發作，天氣太冷，她的身體必定無法承受。我既擔心又著急，卻沒辦法離開這片土壤，這是我頭一次，有想離開這座困了我好幾十年百年的山丘的念頭。害怕襲上我的心頭，如果我失去她該怎麼辦？不是害怕沒人陪我，而是害怕一個關心我、愛我，而我也同樣愛她關心她的人離開。此刻我好想變成人類，好想擁有一雙能自由奔跑腳，好想告訴女孩我關心她、愛她，好想好想留出眼淚。但我只能一邊祈禱，一邊盼望載著女孩的救護車能安全無誤地將她送至醫院。
　　接下來的日子氣溫越來越低，我的思念與憂愁也越發越深，女孩在醫院好不好呢？我一顆心懸繞著沒辦法知道答案的問題。女孩被載走的隔天，她父母就從紅頂房搬離了，那紅頂房現在肯定空蕩蕩的吧！胸口悶悶的，好沉重，那從來沒有過的感覺壓著我。
　　「啾啾……啾啾……。」鳥兒的聲音伴著傳來，在我未察覺的時候，春天已經來了，我的樹枝末梢也冒出了嫩芽。氣溫慢慢回升，但我依然無精打采，現在的我一個人，站在小山丘上，就和沒遇見女孩之前一樣，但卻沒辦法一如往常地欣賞藍天，沒辦法享受從遠處帶來孩子笑聲的蒲公英；睡不著時也無法好好地看著滿天星斗的宇宙。不一樣了，雖然生活與遇見女孩之前一樣，但我知道已經不一樣了。突然，一道強烈的閃光劃過天際，「轟！」是春雷，正式地宣告著春天的到來。又一道刺眼的閃光，令我睜不開眼，刺麻感竄過我的全身，伴隨著劇烈的疼痛。在這空曠的小山丘上只有我這一棵顯眼的樹，但被雷打到還是頭一遭，從沒受過如此劇烈疼痛的我，失去意識了。
　　「嘶……好痛呀！」當我醒來時，倒抽一口氣，摸著頭，想減緩疼痛，卻發現我可以動。驚訝驅離了疼痛感，我感到不可思議地看著我的四肢，人類的四肢。褐色的枝幹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淨白的人類身體，一切一切是如此的突然，是如此的不可思議。良久，讓自己的心情沉澱下來後，我試著站起來。「啊！」不小心沒站好而向前撲，我不氣餒的試了幾次，直到自己可以站穩，我開心地笑著，氣喘吁吁地笑著。但是……為什麼？為什麼我會變成人類呢？我回想著女孩告訴我的所有的故事或者新聞，沒有一棵樹變成人的傳聞。對了！變成人類的話，就能離開這，去找女孩了呀！我興高采烈地想往前踏一步，卻跌了一個跤，一直渴盼的走路，沒想到這麼難。我回想著女孩走路的模樣，沒想到淚卻流了出來，變成了人類也能流淚了呀！一邊將自己積壓已久的情感釋放著，一邊模仿女孩在我腦中的動作。
　　我努力地走到小山丘山腳下，平常遠眺的小房子，如今在眼前卻顯得自己的渺小。我在鄉間路上繞著，不一會就找到了紅頂房。但找到紅頂房有什麼用呢？他們已經搬離了啊！對了！也許可以問人呀！記得女孩和我說過，不懂的事、不知道的事，只要問人，一切就會明瞭了。於是我站在紅頂房旁邊的一棟小木屋前，「叩叩……叩叩……。」我輕輕地敲著木門，「來了！」響亮的嗓音直直地穿過門，「找誰……哎呀！小弟弟！你怎麼光著身子呢？」那位大嬸一邊說一邊將我拉進去。
　　「謝謝……。」穿著大略合身的衣服，我臉紅地向大嬸道謝，急著找女孩，卻忘了自己一絲不掛的。「哈哈哈！不用介意，那些是我兒子以前的衣服。」大嬸笑著，將溫牛奶遞給我，「謝謝。」我接過溫熱熱的牛奶。「你讓我想起了我兒子小時候呢……但是他沒你這麼乖就是了！哈哈哈！」大嬸的笑聲總是充滿了活力，迴盪在屋裡。「請問……您的兒子……？」因為沒見到大嬸的兒子在屋內，好奇而問了，「他呀……。」大嬸嘆了口氣，「在大都市工作，好幾年沒回家看我這個老太婆囉！」她看著窗外，「每個禮拜寄錢來有什麼用呢？在外面受苦也不回來，心疼呀！做母親的，只要孩子在身邊，就足夠了……。」大嬸眺望遠方，陷入長長的思念裡。或許我不該問這個問題，讓大嬸思念心愛的兒子而感到難過，如同我思念女孩感到心痛般。
　　「哎呀！小弟弟，不用擔心我！」好像是明白我擔心的心情，大嬸笑著安慰我。「倒是你問的隔壁紅頂房的那戶有錢人家，去年冬天就搬走囉！」「那您知道搬去哪了嗎？」我迫切的問，「那女孩生的病可不輕呀！好像是去了都市的大醫院，有名醫的那一家……叫什麼來著？哎呀！老了記憶不好了呀！」大嬸努力地回想，卻怎麼想也想不到，「沒關係，這樣就夠了，很謝謝您！」我向大嬸道謝。
　　「你要走了啊？」大嬸叫住要跨出門檻的我，「嗯！真的是很謝謝您。」我轉身向她道謝，「如果你是要去找女孩的話……來來來，那家醫院的地址在這裡。」大嬸遞給了我一個素面布包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對一個不曾謀面的我這麼好呢？為什麼我的淚又不斷地湧出來呢？我上前擁抱大嬸，聽到她如雷的笑聲，溫暖充斥在胸口。
　　站在離開小村的路口，我看著不遠處的小山丘，終於可以去找女孩了呢！卻又眷戀不已。最想離開的地方，沒想到最後卻又捨不得離開，腦中一幕幕地晃過我在這片土地的回憶，直到想起女孩。該走了呢！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對小村說，對小山丘說。
　　「咕嚕……。」離開小村後的中午，我的肚子叫了起來，我都忘了——人類要進食呀！生活在肥沃的土壤上好幾十年百年了，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飢餓，在肚子叫的那一剎那，我立刻體驗到了沒有根的無奈。沒有辦法的我只好打開大嬸給我的素面布包，看看醫院的地址，或許可以忘掉飢餓的感覺。一打開，陣陣的清香傳了過來。「這是……？」我好像在女孩書上的圖片看過，叫做麵包的食物，『歐洲人的主食。』她特別將它念出來。當我咬下，麵包的香味好像在我體內流動，不知道該怎麼形容，只知道吃了很滿足，成為人類後的第一餐，很令人愉快。
　　要是沒有大嬸的布包，沒有大嬸給的食物，也許我會餓倒在路邊也說不定。尋找女孩的路直直地、沒有盡頭似地延伸，好像走也走不完。難得的艷陽高高掛著，以前陽光很令我感到開心，但成為人類後，這種熱度卻像夢魘一場。坐在路邊一塊不小的灰石磚，我無助地喘口氣，成為人類後，很多東西都變大了，有些東西變遠了。愣愣地注視著看似沒有終點的路，除了我，一個行人也沒有。我開始害怕，自己到的了嗎？一直是這麼想去見女孩，現在自己有能力，能走去見她，但是害怕到不了的我、害怕一個人的我，漸漸被恐懼淹沒。
　　「弟弟，怎麼了嗎？」銀鈴般清脆的聲音，從我頭頂傳來；如透明彈珠晶亮清澈的眼，看著我。「你是……？」我用手背擦去搖搖欲墜的淚，「我是正在旅行中的算命師，你可以叫我華麗麗。」她露出潔白的牙齒，燦爛地笑著。讓人感到心安的溫暖，在人與人之間的傳遞。
　　雲彩紅得像蔓越莓汁，那是女孩最愛的果汁。天快黑了，不由得讓我們加快腳步，「啊！那裡好像有民宿！」她像發現寶藏似地，指著不遠處的招牌。用華麗麗小姐所剩無幾的錢，和她討價還價的絕妙功力，我們勉強能住一晚。「我要謝謝華麗麗小姐。」在要入睡之前我說，「一個人，有時候會害怕，如果沒有華麗麗小姐陪著我，我一定無法提起勇氣前進。所以，謝謝你。」在感到無助、慌張的時候，一個人，我是無法面對的。「不用跟我這麼客氣！我自己一個人旅行，有時候也會孤單害怕。多了一個伴，我也比較放心呀！」華麗麗總是很單純、很直接地，笑著。「還有，就直接叫我華麗麗吧！，叫小姐我反而感到不自在。」「好！」「那麼晚安。」她翻身，蓋上被子，「晚安……。」第一次，有人和我說晚安。
　　那是個快樂的夢，夢裡有我，有女孩，有大嬸，和華麗麗小姐。大家一起，在小山丘上無憂無慮，開心地跳著舞。「早——安！」我睜開眼，立刻和另一雙眼相對。「早……早安。」我回答，而她笑著，一早起來，有人和自己說早安，沒想到竟然是這麼令人感到溫暖的事。用完餐，收拾行李，和老闆娘道別後，我們繼續旅途。過了民宿，路旁陸陸續續出現一些雜貨店，筆直的路漸漸出現分歧，行人也有增多的跡象。
　　「請問這家醫院在哪呢？」我向一位行人問路，「那家醫院……我記得是在市中心。」「謝謝。」，之後繼續以問路的方式，慢慢靠近目的地。在車子慢慢增多的路上，發現了好多我以前不曾看過的；有時候看到特別的東西，華麗麗也會一邊驚呼，一邊叫我快看，「好像在冒險呢！」她興奮地說。真的，就像在冒險一樣，在完成夢想或實現理念的過程，雖然有時事與願違，有時路途顛簸，但是在路上會發現一些令人感到溫暖、令人感到快樂、令人感到驚奇的事物，就像在冒險。看到華麗麗像孩子興奮的模樣，我想起有次女孩揀拾著我掉落的、完好的綠葉，『可以壓著保存呢！』每次想起女孩，心中就有一股暖流。
　　「好像是那一家醫院。」華麗麗指著前方的建築物。其實不用特別看是哪一棟，高於四周房舍公寓三、四倍，建築規模非比尋常，一眼就能認出那家有名醫的醫院。
　　站在醫院寬敞的大廳，我和華麗麗有點不知所措，「請問需要幫忙嗎？」櫃台一位小姐救了在大廳裡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我們。「我們想要找一位女孩。」「請問是哪一科的？」小姐問。哪一科？華麗麗和我解釋，不同的症狀有不同專業的醫生。我記得女孩說過她肺不好、支氣管不好、呼吸道也不好，查閱資料後的小姐請我們和一位醫生談。
　　「你們是她的……？」嚴肅的臉孔，帶著眼鏡，穿著白袍的中年男子，想必就是醫生吧！「朋友。」華麗麗代替不知該怎麼回答的我說。醫生微低著頭，沉默了一會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氣氛變得很緊張。
　　「我很遺憾，她兩天前就去世了。」。
　　咦？「她是在去年冬天發病的……。」怎麼會？「發病後急救，撐了幾個月……。」騙人！「原本以為在空氣清新的自然環境，可以慢慢改善，直至好轉……。」他嘆了口氣，「沒想到兩天前又發病……。」女孩她……這麼善良的一個人……怎麼會……？我腦中一片空白，好像連呼吸都停止了，恍惚中，華麗麗將我扶到一旁的坐椅上。當我回過神時，發現衣服下擺和大腿部位的褲面，全都溼答答的，而華麗麗一直很擔心地看著我。
　　女孩的父母互相擁著，不發一語；在場的人們盛裝卻不失禮節，深黑與重藍鋪排著憂傷，反到是華麗麗與我，成了不協調的色彩。大家輪流，上前與女孩話別，「我看我就不用了吧！」華麗麗推著我。在距離棺木前幾步，我停了下來，或許是不想面對真相，不想面對所愛之人的離去，「加油！快去呀！」她替我打氣，催促著。在華麗麗的催促下，我鼓起勇氣，慢慢地走上前。
　　天氣晴朗，女孩笑容依舊。我仔細地，端詳女孩那帶著安祥笑容的臉龐，鵝黃色的洋裝，手中握的，是因壓乾而時間駐留的，微褐的葉，「好不容易能見到你……。」人的淚能流多少呢？不知道。但我能肯定的是，眼淚，是哭不乾的，「再見……。」我微微笑。
　　「請問你們是……？」也許是因為我和華麗麗的不請自來，女孩的母親前來詢問，「朋友。」我回答，「太好了！我以為那孩子一個朋友也沒有呢！」女孩的母親笑著，也流著淚。仔細一看，出席這場葬禮的，大部分都是成年人，鮮少有與女孩同年紀的，「因為生了病，只能在家學習，也很少與同年齡的孩子一起玩耍。」她說，「還記得那孩子整天在樹下，有一次還撿了一堆落葉回家，說要做成壓花。」之後，她和我跟華麗麗，說了好多，關於女孩的事；我和女孩的母親一邊談笑一邊拭淚，華麗麗則是從頭哭到尾。「親愛的！」女孩父親用微咽的聲音叫喚著，「要讓那孩子在土裡長眠了。」女孩的母親告知我們。
　　「您好！」一位西裝筆挺、有點面熟男子遞上名片給我們，「請問，是小姐的朋友吧？」他走向其中一輛黑色轎車，並將車門打開，「這是總經理和夫人吩咐的，請上車。」。我和華麗麗戰戰兢兢地坐在車裡，「請問……要去哪裡呀？」華麗麗打破僵硬的沉默，「總經理想讓小姐的朋友送她最後一程。」男子一邊將車右轉，一邊解釋。透過後視鏡，我看著男子有點眼熟的臉，卻想不起來在哪見過。車子開過好幾個綠燈，車窗外的景物，咻咻咻地晃過，像在播放虛幻卻真實的回憶。路上行人越來越少，樸實的雜貨店，取代了繁華的商店街，「這裡是？」當灰石塊跟著景物飛快晃過，我立即明白了女孩即將長眠的地方。
　　儀式結束後，女孩的父母親搭上車，準備回去。「等等！」男子正要將車門打開時，我叫住他：「請留下來，我有話要和你說。」，男子感到疑惑，「沒關係，你就留在這裡，今天放你假。」聽到我叫住男子後的總經理，如此吩咐。「是！謝謝總經理。」男子用幾乎九十度的鞠躬，向女孩的父親敬禮。
　　「您的母親是個很有活力的人。」「你認識我母親？」男子稍稍驚訝，「就在這個小村裡對吧！」男子聽聞並沒有說話，只是神情黯淡地，看著遠方，紅頂房旁的小木屋，「你知道大嬸談到你時，那神采奕奕與悲愴的神情嗎？你知道她很難過你都不回去看她嗎？」「我怎麼會不知道！我希望讓她過好日子，所以我拚命賺錢，對上司卑躬屈膝，所有苦往肚裡吞，只希望多賺點錢，讓她過好日子！」雖然大嬸的兒子突然對我大吼，但是我感覺不到任何怒氣衝我來，他像是在對自己發飆。「你知道其實她不要錢，只是要你多一點陪伴與關心嗎？」我輕聲地說，「大嬸和我說，她很心疼你在外面受苦，希望你快點回去。」我也希望他能快點回去，多陪陪有著爽朗笑聲的大嬸。而他只是沉默，接著便不發一語地，搭上車，開下小山。
　　我往後躺，躺在小山丘上，躺在女孩旁邊；華麗麗坐在一旁，和我一起看著透徹深遠的藍天。閉上眼，大地的心正跳動著，撲通撲通地，好像正將能量傳給我；午後的清風吹來，一切是這麼的寧靜美好。
　　「咦？」從睡夢中醒來的我，發現自己動不，仔細一看才發現，我變回樹了。「嗨！」華麗麗對我打了聲招呼，天空慢慢轉紫、轉紅，「變成樹就不會說話啦？還是不認得我了？」華麗麗摸著我的樹幹說，「你聽的到？」但是女孩以前聽不到我說話呀！「我不是說過，我是算命師華麗麗嗎？」她露出潔白的牙齒，燦爛地笑著。
　　我從女孩身上學到很多東西，有時從她的書裡得知一些知識，有時從她的笑裡，明白無法言傳的感情；要是沒有女孩，我不會有這趟旅程。雖然旅途短暫，但是路上人們教會我許多，讓人感到心暖的事。
　　有時天氣萬里無雲；有時從遠方無聲飄來的大片漆黑雲塊，可以知道下個兩、三天的傾盆大雨不是問題。從不知何處乘風而來的蒲公英會帶著某處孩子的笑聲，而我會一直在這座小山丘上，看著天空的瞬息萬變，等待華麗麗又旅行回來，告訴我某個城鎮的故事。又或是一直在這座小山丘上，一直陪著女孩，守護她。

老師評語：
    作者以魔幻寫實的擬人筆觸，順敘道出一段人樹交流的暖流記憶，由樹的轉化視野看見人物與人我之間，可能忽略與可能發生的交互情感，激發讀者珍惜生命沿途中的各個風景與思索其中的意義。作品由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交替，時而敘事沉思，時而口語獨白，展現作者思考深度，而場域細節的摹寫，亦見作者觀察想像之細膩。
    本篇作品以主角樹與女孩互動的為主線，串以主角樹與魔術師,男孩與母親這兩條分述的關係，結構尚稱完整，但時空場景轉換間的交代多顯突兀，斷句與標點之運用亦有不少錯誤，是創作者須注意改正之處。然整體而言，主角樹由期待到尋覓到守護的過程，不但讓人思考人與大自然存依的關係，亦觸及親情友情生死消長的應對問題，勃發興意，是篇韻味沉厚的作品。


